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臣，他 曾 亲 历 清 末 科 举 革 废 之 变，是 前 清 封 疆 大
吏中唯一 亲 历 抗 战 胜 利 的 一 人，一 生 著 述 颇 丰。








一份恳请朝 廷 立 祠 表 彰 军 中 为 国 捐 躯 的 将 士 的
奏疏，他颇为用心，因为奏疏要求言辞恳切，文笔
情深，为朝 廷 所 采 纳。后 来 进 京 会 试，他 做 了 一
个梦，梦 见 这 些 将 士 们 感 谢 他：“夜 中 梦 至 一 官
廨，……堂下武装军事累累，朝向余叩首讫，欢欣
鼓舞而去”。在 接 下 来 的 考 试 中，就 像 有 神 灵 相
助一般，“第觉笔尖飞动，不假思索，汩汩其来，三
艺一 气 呵 成。冥 冥 之 中，殆 有 神 助。”［１］１４———一
切仿佛有神 灵 主 宰，在 他 看 来，在 士 子 云 集 的 会
试中，自己能取得成功，不能少了冥冥中的神助。
此外，光绪 二 十 九 年（１９０３），在 担 任 河 南 乡 试 主
考官时，他 再 一 次 感 慨：“昔 闻 科 场 巨 典，神 鬼 实
司纠察，此言颇信”。面对考场如同兵临大战般的
肃穆氛围，他说：“此无他，功令本极严肃，人心先
存敬畏。命 多 士 功 名 之 路，实 隐 寓 天 人 感 召 之
机”。［１］１５０在他看来，世 人首先 要 对 科 举 考 试 心 存
敬畏，以虔 诚 的 态 度 去 勤 奋 努 力，才 能 得 到 上 苍
的认可与 回 馈，这 其 中 蕴 含 着 天 人 感 应 的 道 理。




（二）视 科 举 制 度 为 关 乎 国 家 存 亡 的 典 章
制度
陈夔龙认 为 科 举 制 度 是 立 国 兴 邦 的 重 要 典
章，是关 乎 国 家 发 展 与 社 会 秩 序 的 重 要 政 治 制
度、社会制度，更是稳定民心的基础。“国家龙兴
辽沈，定鼎燕京。援照明制，特开科举，以系人心




的奏 折 中 写 道：“贡 院 系 伦 才 之 地……我 朝 定 鼎
燕京，首开 制 科 以 号 召 天 下 士。二 百 数 十 年 来，
得人称盛”。［２］１３３－１３４“况多年积学之士，或年齿已
长未 能 取 入 学 堂，留 此 亦 为 进 士 之 阶，俾 皓 首 穷
经，得以操刀一试，不至稍生觖望，则修复贡院非
徒 因 仍 旧 贯，实 足 以 广 登 进 而 系 人 心。”
［２］１３３－１３４在他看来，在 国 难 沧 桑、封 建 统 治 摇 摇 欲
坠之 际，修 复 京 师 贡 院 于 当 时 的 朝 野 上 下，实 具
有“广登进而系人心”的重要意义。科举停废，他
痛苦地叹惜 那 是“国 运 告 终”的 信 号：“至 广 方 言
馆、宪政编查馆、督办政务处立，而科举遂废弃不
复存。状元 之 名，从 此 中 绝。一 朝 之 国 运，亦 从
此告终焉”。［１］２２３－２２４时人对科举停废后社会混乱
状况的认 识 不 足，他 指 出：“末 世 不 察，至 薄 帖 括
为小技，而 未 审 先 朝 驾 驭 英 雄 之 彀，即 在 于 此。
科举一废，士气浮嚣，自由革命，逐成今日无君无






文化 等 方 面。陈 夔 龙 记 述 了 顺 治 四 十 五 年
（１７０６）至 光 绪 三 十 年（１９０４）之 间 的 状 元 出 处：
“由丙戌截 至 光 绪 甲 辰 废 科 举 之 日 止，计 共 得 会
试一百十三科，状元共一百十三人……江苏一省
几得 半 数，苏 州 一 府 计 廿 三 人，几 得 一 半 之
半。”［１］２２３－２２４在他 看 来，江 苏 地 区 人 才 鼎 盛 的 原
因，与科举制度影响下该地区视文章为经国之大
业、重 视 文 化 普 及、崇 尚 儒 学 精 神 的 教 育 传 统 是
密不可分的，“窃尝纵观而知其故，自言游以文学
专科，矜式 乡 里，宣 尼 有 吾 道 其 南 之 叹。南 方 火
德，光耀奎 壁。其 间 山 水 之 钟 毓，与 夫 历 代 师 儒
之传述，家弦户诵，风气开先。拔帜匪难，夺标自
易”。［１］２２３－２２４陈夔龙对科举教育所渗透的儒学精
神不仅高度 信 仰，而 且 身 体 力 行，视 参 与 科 举 教
育活 动 为 国 家 选 拔 人 才 为 荣。光 绪 二 十 九 年
（１９０３年），癸卯科河南乡试，陈夔龙担任主考官，
即兴题一 楹 联 曰：“后 百 十 三 年，雪 苑 衡 才；公 赋
月华，我书云物。合万一千人，风檐奏艺；昔吟桂
子，今占梅魁”。［１］１５０以此来吟咏时年科考之盛况，
其中 也 充 满 了 对 科 举 制 度 培 育 人 才 之 盛 功 的
赞誉。
（四）歌咏科举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
陈夔龙八 岁 丧 父 之 时，正 值 贵 州 苗 民 暴 动，
道途受阻，无力回乡，占籍贵阳，因科举制度被选
拔任用而改 变 人 生 命 运，他 的 科 举 经 历，本 身 就
是下层 士 子 向 中 国 官 绅 阶 层 流 动 的 真 实 个 案。
他对科举制 度 让 自 己 得 以 被 甄 选 的 恩 典 始 终 不
忘，陈夔龙于光绪元年乙亥（１８７５年）恩科贵阳乡
试中举，５８年 后 的１９３３年，他 沿 照 旧 例 重 宴 鹿
鸣———“欣逢盛典，渥承殊锡”。陈夔龙对身边的
科举人才 也 赞 誉 不 绝：“李 文 忠 公，文 通 武 达，出
将入相，早依 香 案，晚 博 侯 封，勋 名 位 业，籍 籍 都
人士之口”，［１］１７８“尝读《论语》，于 令 尹 子 文 之 忠、
陈文子之 清，低 徊 往 复，不 能 置 之 于 怀。求 诸 近
世，于吾乡丁文诚公，如 或 遇 之”，［１］１２０“仁 和 许 恭
慎公，武林 望 族，科 第 传 家，一 时 乡 里 有‘五 凤 齐
飞入翰林’之 誉。公 以 壬 戌 进 士 殿 试，高 列 二 甲
第二名，例用庶常，时充军机章京。虽列上第，仍
呈请归中 书 本 班 兼 军 机 处 行 走。仲 父 文 恪 公 以
公不入玉堂为憾，公弗顾也”。［１］１２３
与他对科举人才的盛赞相对的，是他对清末
派赴各国游学 的“新 式”学 子 的 担 忧：“查 北 洋 先
后派赴各国游学生共一百九十名，……竟有出洋
已七八年，仍 未 在 专 科 毕 业 或 仍 在 中 学 肄 业 者，








通过陈夔龙 的 记 述，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出，科 举
考试在实施过程中，高度重视试卷保密、监考、评
阅等方面的工作。光绪二十九年（１９０３年），陈夔
龙时 任 河 南 巡 抚，担 任 河 南 乡 试 主 考 官，考 生 入
场点名完 毕，已 是 三 更，发 完 题 纸 后，“率 同 提 调
监试 两 道 暨 任 差 官 吏、文 武 员 弁 约 百 余 人，赍 送
此项题纸到至公堂”。［１］１５０为保 密 与 安 全，题 卷 由
监考官 吏、差 役 在 百 余 武 士 的 护 送 下 送 到 至 公
堂，待主考官升堂主持试卷发放之后，“此时场内
人数 以 万 计，灯 笼 火 伞 以 数 千 计，堂 上 堂 下 火 光







考场 巡 视 官 员、办 理 内 部 考 务 官 员 等，都 由 京 奉
派。“揭晓日，余与诸公齐集至公堂升座，拆卷填
榜”［１］１５４———分房评卷之后，通常由弥封官将试卷
折叠，封 藏 考 生 姓 名 及 考 卷 编 号 送 主 考 评 阅；揭




本文认为 影 响 陈 夔 龙 科 举 观 形 成 的 原 因 主
要有两个方面：
（一）儒家理想的感召




勤、待人贵 恕”，实 际 上 就 是 儒 家“修 身、齐 家、治
过、平天下”理想的真实映照。尽管幼年丧父，堕
入寒门，但是他毕竟是县吏的后代，“同治甲子六
月，先光禄 公 捐 馆 侨 舍，……先 母 姜 太 夫 人 辞 甘
茹苦，伤亡 念 存，特 延 师 课 读 于 家，虽 饔 飧 不 给，
馔食必 丰。或 劝 使 余 兄 弟 弃 学 就 贾，太 夫 人 应
曰：‘一息尚存，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！’时
烽火四达，斗米千钱，太夫人以纺绩得赀，藉供馆




的“正统”思 想，也 是 当 时 社 会 民 众 的 主 流 选 择。
寡母勤劳持 家，陈 氏 兄 弟 勤 勉 苦 读，他 们 行 走 在
诗书传家、求 取 功 名、辅 佐 朝 政、实 现 理 想 的“修
齐治平”的路径上，这样的人生，既是当时社会条
件下大部分人别无选择的“顺受”，也是传统儒学
影响大多数 书 香 门 第 之 家 用 于 熏 陶 后 代 的 主 动
选择，从某 种 意 义 上 说，这 样 的 选 择，也 使 得“陈
夔龙们”对科举考试及选材的合理性更无疑虑。
（二）科举经历的影响





当时的贵州，战 乱 频 仍，田 地 荒 芜，文 教 不 兴，中
进士实 属 不 易。尔 后，陈 夔 龙 因“美 风 仪，能 文
词”迁任郎 中，备 受 赏 识，仕 途 通 畅，直 至 宣 统 元
年（１９０９年）十月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他
对以儒家经 典 为 主 的 科 举 教 育 给 自 己 带 来 的 深




陈夔龙是 幸 运 的，勤 勉 终 有 回 报，不 仅 他 自








硕儒以 经 世 致 用 之 学 攻 击 八 股 之 弊，后 有 林 则
徐、魏源、龚自珍等对改革科举、选拔西学人才的
美妙幻想。［６］伴 随“洋 务 运 动”，知 识 分 子 逐 渐 倾
２７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３０４期　
向于“西学图 强”之 道，在 晚 清 士 大 夫 中，陈 夔 龙
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废止科举制度、正面肯定科举
的重要代 表。需 要 指 出 的 是，他 认 可 科 举 制 度、
反对科举革 废 但 并 不 排 斥 新 式 教 育，他 在“筹 设
初级 师 范 学 堂”、［２］１３９－１４０“变 通 学 堂 报 功 章
程”、［２］１４４－１４５“拟 设 尊 经 学 堂 及 师 范 传 习 所”
［２］１５９－１６０等奏章 中，多 次 表 达 了 对 新 式 人 才 的 渴
求，甚 至 提 出 不 少 开 启 民 智、推 进 新 式 教 育 的 积
极策略。综观其科举观，他看到了科举制度作为
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对国家的重要意义，肯
定了科举教 育 及 培 养 人 才 的 积 极 价 值 及 科 举 考
试管理组织的正面表现。然而，囿于时代及自身
的经 历，他 未 能 全 面 评 判 这 种 制 度，也 不 能 客 观
地评 价 科 举 在 考 试 形 式、内 容、评 价 及 管 理 等 诸
多方面所存在的不足，更无法提出改进的意见指
引改革完 善 这 一 制 度。甚 至，在 某 种 程 度 上，陈
夔龙对科举 制 度 的 认 可 与 他 对“皇 恩”的 感 念 常
常相互交织，他自己也并不掩饰这种对科举制度
认可中感 性 的 成 分。因 此，他 的 科 举 观，自 然 是
局限 的，然 而 他 的 不 少 观 念，今 天 看 来 仍 值 得 学
界重视。
陈夔龙不 仅 看 到 了 以 考 试 作 为 选 拔 人 才 的
主要渠道这一制度，在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存在是
有其合理性的，而且其对科举骤停所产生的社会
影响的独 特 体 验 也 颇 具 代 表 性。陈 夔 龙 对 科 举
制度 的 怀 想、评 论，大 多 集 中 在 科 举 废 止 之 后 他
晚年的回忆记录性作品之中。本文认为，他坚决
反对科举制 度 停 废 以 及 他 对 科 举 制 度 的 种 种 思
考与认识，除去自身在政治上趋于守旧因素的影
响，还与１９０５年 科 举 立 停 这 一 历 史 事 件 具 有 直
接的联系。根据关晓红的考证，尽管科举制度退
出中国 历 史 舞 台 的 终 极 趋 势 不 会 改 变，然 而 在
１９０４年科举减额至１９０５年立停之间，科 举 改 革
的走向、方 式 及 时 间，尚 存 在 诸 多 变 数。科 举 制
的终 结，并 非 瓜 熟 蒂 落 的 自 然 进 程，而 是 改 革 派
为避免科举改革出现逆转，以非常规手段人为决
策与推动 的 产 物。由 于 清 廷 对 制 度 变 革 牵 一 发
动全身的影响估计不足，导致科举立停后留下一
些隐患：低 估 制 度 变 革 与 文 化 冲 突 之 间 的 矛 盾；
政府与社会 各 界 对 全 面 推 行 新 式 教 育 的 实 际 准
备不 足；配 套 制 度 跟 不 上 导 致 专 才 与 通 才、治 事
与治民的矛盾难调。各类矛盾激化，加剧了社会
动荡，改革 未 能“救 亡”反 而 促 其 速 忘。［７］身 为 国
家重臣，陈 夔 龙 身 处 一 个 风 云 巨 变、国 家 危 亡 的
时代，眼见列强蹂躏，亲历议和之辱，他不是彻底
的守旧派，从 他 对 李 鸿 章 兴 办“洋 务”的 评 述［１］９１
及他对设立陆军、法政、师范、矿业等学堂的奏章
论述显 示 出，他 深 知 工 业 自 强 与 人 才 兴 国 的 重
要。陈夔龙 对 科 举 停 废 之 后 的 社 会 遽 变 有 比 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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